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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部尚未谋面的诗集
杨炳麟（诗人，《河南作家》执行主编）

很遗憾，迟一天，就成为永远。
他生前最后的一部诗集《盛世中国》此时静静

地摆在我的办公桌上，墨香弥散，寂然无语。封面
有他的生前照，笑脸灿烂，让你确信，先生尚未走远。

《盛世中国》是“二十一世纪中原诗人丛书”中
的一部，怀让先生任编委主任，我挂个副主编。8
日上午书出来了，人却去了，没看到！

记得是2007年1月，省作协、文学院、诗歌学
会联合举办我的诗集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60
多个人，怀让先生也在。也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
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王幅明先生说，他以后会多
关注河南诗人的诗集出版难的问题。午餐时，怀
让先生、马新朝、高旭旺等诗人用酒杯跟王幅明签
下“信用合约”。就这样，“二十一世纪中原诗人丛
书”正式进入征集、选拔、编排程序，各个环节，几
经波折，于今年清明节假前一天进厂。原打算节
后，第一件事就是带上他的《盛世中国》，带上敬重
和挚爱去看他，谁知就差这一天半天，就不给点儿
机会！记得去医院看他时，他说：这次死不了！大
家都听到这句话了。可是先生没践约！《盛世中
国》成为绝响，为先生画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大概上天要举行十分重大的活动，须一
首——不，是一千首诗歌，一万首朗诵诗——
就从我们人间，把我们时代的歌者王怀让请
走了。

我们不想让他走。他生病之后，河南的
诗人们用许多许多诗歌为他祈福，想用诗歌
留住他。可是，上天还是把他请走了。

自从得到他仙逝的消息，整整一夜，他的
身影就充溢了整个时空，栩栩如生。

他一手卡着腰，一手像演讲的列宁那样
比画着，在河南日报的一间办公室大步地来
回走动，并高声发表对于诗歌的宏论。他说，

好的诗歌是时代精神的表达，好的诗人是人
民的代言人。他反对那些哼哼唧唧、抒写儿
女情怀和杯水波澜的诗歌。

作为他的部下，也作为他的学生，我们一
方面敬佩他的才华，一方面又在时尚面前为他
担心，但他全然不为时尚所动。年复一年，他
激情满怀地经营着他的政治抒情诗，终于形成
了一种高度，诗歌的高度，以至于著名政治抒
情诗人贺敬之在读了他的诗歌自选集之后，激
动地说：“有了王怀让的诗，我可以死了！”

如此大才，突然被上天要了去，我们时代
诗歌的空缺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

他坚持扶植奖掖后学
吴元成（诗人，河南省诗歌学会秘书长）

7日，本在南阳出差的我，不顾老家亲人的劝
阻和当地朋友的挽留，不知为什么，坚持要连夜赶
回郑州。谁料，到郑不久，就接到了噩耗：受人尊敬
的王老师竟然离我们而去……8日一大早，我和省
诗歌学会的其他诗友一起前往其灵堂吊唁，在和
其子王映拥抱的一刹那，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王老师在近半个世纪的诗歌生涯中，辛勤耕
耘，著作等身。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长期担任河
南省诗歌学会会长一职，扶植奖掖了一大批后
学。就在他去年10月病重住院期间，还对前去看
望他的一帮青年诗人说，对青年诗人“要鼓励，也
要鼓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河南大学读书期间
就多次到郑州向王老师求教。记得有一次在他的
办公室，《河南画报》的一位编辑拿着一张艺术摄
影作品进来，称封底拟用，需要王老师配首诗。王
老师让他等着，一支烟未抽完，老师已然成篇。

王怀让先生在诗坛上，有“当代马雅可
夫斯基”“红色革命诗人”之称。

他才思如涌，且立马可待。当年河南日
报还在纬一路的旧址时，我作为一名来自
北中原乡村基层的业余作者，拜访过他。
那 个 时 期 ，据 说 报 纸 上 整 个 大 版 面 的 诗
歌，他只需“提一瓶开水，吃一包方便面，
用一个夜晚”这几样配方就可完成。这种
才气，也许来源于他对政治与艺术整体的
有机把握。

我们当地许多企业举办重大活动，需要

如椽大笔讴歌时，我都是首推王怀让先生，那
种富有激情的急就章我也试写过，总掌握不
好诗艺的承传起合，写不来那种富有激情的
神采。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王怀让先生的“大
风歌”。

写诗他还最善以写人入诗，常有别开生
面的效果。记得他写给苏老的诗，写给王绶
青先生的诗，写给常香玉的诗……

几年前，我开始编一本《诗人书法》的
书，都是由当代诗人自诗自书，便去一函，
让他参与，不几日，怀让先生就寄来一张

白宣，上面写的是“诗言志”三字，属仿毛
体，一派潇洒，几可乱真。三字道出他的诗
声、心声。

他患病期间，中原诗坛的诗友们出于对
他的关爱，自发专门为他一人编一本诗集，我
还在其中写了一首所谓的“古风”，祝福他早
日康复，大家都以为在不期之日依然能看到
他魁伟的身影呢。

他数星星，数到67颗时，转身而去。
他的故乡济源我去过，应该是那里的山

水灵气铸造了他的一颗诗心。

怀让老师走了。7 日晚上 9 点 40 分左
右，当我听到这一噩耗的时候，禁不住惊呆
了，眼泪也不由自主流了下来。我不停地
在想，他才 67 岁，还有好多诗篇等着他去
写，他不该走啊！去年 8 月中旬，他还带着
我们一群年轻诗人去沁阳神农山采风，神
农山很高，也很陡峭，但怀让老师和我们一
样攀登了上去。没想到刚从神农山回来不
久他住院了，他患病至今仅仅几个月，就匆
匆地告别了他的诗友、他的亲人，怎能不让

人痛心。
怀让老师是我的恩师，不仅仅是因为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从课本上读过他的诗
歌，更重要的是在我人生的许多重要关头，
他都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支持。我和怀
让老师的真正相识是在 1986 年，当时我大
学毕业实习的地点就在怀让老师任副处长
的河南日报文艺处，一个月的实习中，我从
怀让老师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返校的时
候，怀让老师告诉我，希望我能分配到文艺处

来，我真是又惊又喜。那一年我被分配到了
另外一家报社，可在我的内心里，能和怀让老
师在一起共事一直是我的梦想。这个梦想在
1988年的3月终于实现了，我调到了怀让老师
的身边。怀让老师和我父亲同岁，在我的内
心里，他不仅是一个好老师、好班长，更是一
个好长辈、好亲人。

如今，怀让老师走了，大“诗”远行，我永
远会记起他在世的音容笑貌。其实，他不会
走，他永远就活在我的心里。

春天的怀念
西屿（诗人，《东京文学》编辑部主任）

诗人王怀让走了，初听到这个消息，我有
点不敢相信。春天开始了，他却永远地走了。
仿佛就在昨天，我们还一起参加诗会，我怎么
也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离开了
他热爱的诗歌。

我们到医院去看他，带着给他写的诗歌在
他面前朗诵，读着读着，他的泪就下来了。那
一刻，我也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冬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听说他出院了。
听朋友说，曾在紫荆山公园看见过他，他的状况
挺好。我曾经以为春天来了，他就没事了，却没有
想到直到最后，他也没能过完这个春天。

豪迈磅礴唱大风 山河万里诵诗魂

7日晚9时许，忽然收到省文学院副院长
我的朋友马新朝发来的短信———王怀让先
于我们走了。我意识到一个刚强坚韧的人，
一个几十年如一日钟爱着文学、诗歌的人，一
个新闻战线的著名战士，我们的老师，朋友，
诗友王怀让已经离开了我们。

当我还在青年时期，还是吉林省某县的
文学青年的时候，就知道他的诗名。1985年
我调入河南工作，首先想见到的就是苏金伞、
青勃、王怀让等这些我仰慕的诗人。来到河
南后，接触最多的是河南的诗人和文学家，由
于工作和诗歌的原因，有幸与怀让有着较多
的联系和接触，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朋
友。长期以来，怀让老师对我的写作和生活
给予过不少的具体帮助和栽培。

王怀让不但是一个高产的杂文家和诗
人，还是一个热心的诗歌活动家和组织者，他
担任不少的社会任职，当然都离不开文学和
诗歌，在他退休之前和以后的十几年里，除了
省报纸副刊和省作协方面的职务外，主要是
投身省诗歌学会的工作和活动。他是省诗歌
学会会长，年会、评奖等活动似乎并不影响他
的写作。受到过他的帮助和影响的青年诗人
我想是难以计数的。后来我在郑州晚报副刊
部工作期间，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每临副刊
需要配合的紧急关头，只要是找到他，保证按
时交稿。不但出手快，质量有保证，甚至连标

点都不会错。他的稿子无论诗文都非常符合
报纸要求，编起来省劲，读起来提劲。说不清
他为我们晚报写了多少佳诗妙文！

他也曾是河南省报纸副刊协会的会长，
郑州晚报当时是副会长单位，那些年全省的
报纸副刊每年的年会评奖总是搞得生动活
跃，怀让工作起来思路清晰，讲话从不拿稿，
常常是口若悬河，妙语连珠，诗意纵横，全省
报纸副刊的编辑们围绕着他，形成一个庞大
有力的队伍。他说过，我们的编辑常年给别
人做嫁衣，不少作者都出了书成了有名的作
家，我们自己也得弄一件衣服穿啊，于是提
议出一本全省副刊星期刊编辑作品选并亲
自定名《红嫁裳》，其在副刊星期刊工作委员
会成立十周年之际出版了，每个编辑不但收
有一组文章还配了简介和照片。而这一切
仿佛就在昨天，但怀让你真的就突然地匆匆
离开了吗？我们再也不能坐在一起谈诗论
文编书了吗？！

怀让曾多年担任河南日报副刊编辑和领
导职务，不知编辑过多少人的作品，培养了
多少作家，人们会记住他的一切，文学青年
会记住他的心血和敬业精神，他的名篇将长
久地在大地上回响！他的八卷本全集将无
声地记载他的勤奋和成就。那些作品，都是
在大地入梦后他用不眠、健康为代价换取
的，是中原文学宝库中永远不会过时的一份

遗产，一份精神宝藏。
怀让老师有病住院期间，我与新朝曾去

看望他，还记得那天下午，他见我们来了，不
顾病痛挺身坐起来同我们亲切吃力地说话。
他仿佛有很多很多话要说，说着说着他就变
换了一个坐姿，嘴里说着变一个姿势，一共也
没有几个姿势啊！看得出他是强忍着，要与
我们多说一些。后来他还说：这次死不了，这
次死不了啊！其实他是在和死神搏斗，我们
除了安慰，找些轻松的话题试图缓解一些什
么，可是怀让老师，我们除了痛心又能为你缓
解什么呢？

怀让是一个有雄心的人，在他的心中似乎
还有许多的创作计划没有完成，我们知道，他
不想离开几十年相处的文朋诗友和他崇高的
事业。临了他赠送给我们一本诗歌界友们自
发为他编写印刷的诗集，里边全是祝愿王怀让
早日康复的诗。显然他十二分地感动着，情不
自禁地自语着，这样的诗集我敢说古今中外绝
无仅有！怀让是一个重情的人，他的语调里透
出了感激感恩之情，并从中汲取了同病魔作斗
争的力量和勇气！

怀让的离开是河南诗坛的重大损失，是
河南新闻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个中
心。失去了一个重心。失去了一团火。失去了
一座山。我们失去了一位好老师，一位好朋友。

他走了。不！他没有走！

他走了。不，他没走！
邓万鹏（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大“诗”远行
高金光（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诗歌协会副会长）

星星点灯
冯杰（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

时代歌者
张鲜明（诗人，河南省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

著名诗人王怀让病逝著名诗人王怀让病逝 追思追思

我省著名诗人王怀让走了，留下的是不朽的诗篇和我们无尽的思念，本报编辑陈泽来、乐天特别邀约我省
部分诗人撰文追忆，以志怀念。


